
所有人的一生所经历的最为
美好的事莫过于青春。那是让小
孩子憧憬、中年人向往、老年人
回忆的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真可
谓是大景致，而那些小景致便是
平常生活中，让人们希望停留和

放松的愉快时光。如天上的云
彩，潺潺的流水，金黄色的阳光
透着玻璃照射过来，都是能够使
人感觉到平静和安祥。即使身处
狭隘的空间之中，也难免会感受
到生活的美好。哪怕是一棵大
树，也能感受到它旺盛的生命
力，也会给人蒸蒸日上的动力。
哪怕身处一间教室，听到朗朗的

读书声也会感到生命的鲜活与
积极。哪怕是一片雪花，它

也有自己的构成，不同
的形状以及它带给

这个世界的一
滴 露

水。
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不如

意，也许是因为心情糟糕而做事
毛躁；因为天气的原因而感到急
躁，但不管是人为还是客观的原
因，我们都应心平气和，我们没
有发脾气的理由，更没有向花草
发泄的理由，不管什么时候，哪
怕遇到再难的事，微笑一下吧。
在世界上，我们所遇到的事和人
并不是最糟糕或最可气的。只是
微笑，就可以化解好多不愉快。
如果是因为天气炎热或严寒，那
么就到树林中、到小路上走走
吧，看看阳光下的树影、白雪覆
盖的大树，它们所经历的磨难和
挫折并不比我们少，它们不能移
动，不能说话，不能倾诉，更不
能在死亡的阴影中挣扎，但它们
依旧有生命，待在那片天地。而

我们跟它们不同，它们不能逃
避，而我们却能做到它们所做不
到的事，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和快
乐，我们生活在一个缤纷的世
界。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什么
可以抱怨的，不是吗？

世界上一切坏的事或物，都
是由于当事者能力的不足，我们
没有理由去埋怨别人，只能怪自
己为什么做不到，并坚信自己能
够做到。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好
事都会降临到一个人的身上，更
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坏事都发生在
一个人的头上。我们谁都互不相
欠，何必把怨气发泄在别人身
上？平静下来，你就会发现生活
中不如意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多，
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太过焦躁，才
会忽略生活中那么多属于你的美
好。

珍惜所拥有的美好
□ 杨鑫钰

□ 胡乐浩

与娃们一起暴走

前途未卜前途未卜（（上上））
■ 记者 余自言

儿子中考结束，回到老城的
家，又见到从小一起长大的童年玩
伴，彼此都万分高兴。

学习的压力暂时没了，紧张的
节奏瞬时缓了，几个同伴相约去锻
炼——每晚七点半，我们的上下楼
邻居、儿子的好伙伴会准时来敲
门，然后一起去暴走。

受其“诱惑”，我也加入其中。
前天，因吃饭耽误，晚去了几分钟，
队伍已经“出发”了。我跟孩子们
一块出门，结果刚出小区，就见他
们三步并作两步，自顾自向前跑
去，拐过楼角，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了，撇下我，远远地跟在后面，虽尽

力追赶，但觉得力不从心呢！
霓虹闪烁，夜色迷人。相比白

天，少了很多来往车辆，此时，马路
犹如变身阅兵训练场似的——鼓
点声声，铿锵悦耳，一支支队伍，你
方踏过我走来，无论队伍大小，人
数多少，但都斗志昂扬，整齐划一，
成为夜晚一道靓丽的马路风景线。

我发现，儿子所在的这支“队
伍”，平均年龄最小，但步速最快，
多数人都跟不上。在来来往往的
队伍中，这支最小的队伍非常显
眼。毕竟“岁月不饶人”，我跟了一
程，感到体不可支，由于速度快，我
跟不上，只好走一阵儿，跑一阵儿，

常常累得气喘吁吁。最后，不得不
服输——半途加入，又半途退出，
反观他们，既没有一个叫苦的，也
没有一个喊累的，更没有一个掉队
的，引得路人投来羡慕的目光。

我跟着这支“队伍”，坚持了
两天。不足十人的队伍中，有一
位年长者，已逾七十，特别是三
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看到他们
执着行进的样子，脖子上“挂”
满了汗珠，汗水湿透了衣背，仍
奋力向前……这些，都是今天的
孩子普遍缺乏的，我却在他们身
上看到了这些美好而闪光的品
质。暴走的队伍中，有老有小，

每天坚持不辍，汗流浃背也不轻
言放弃，他们不正是我们这些中
年人学习的榜样吗？

其实，打球也好，踢球也
罢，抑或暴走，重要的不是哪种
运动形式，而让孩子们养成锻炼
的自觉，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吃苦的
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儿子深情留恋着旧家及这里
的一切。因为这里，有他熟悉的环
境、童年的印记、儿时的玩伴、曾经
的欢乐……一如这次回来，急不可
耐约上自己的好伙伴，一起参加暴
走，就是珍惜小时伙伴和童年友谊
的极好见证。

A．婉若禁不住喃喃说道：“是空穴来风？还是无中生有呢？”

婉若这一天因为担忧漠旗的
缘故，又是连惊带吓，一个天真
快乐的大美女竟被弄得丢魂失魄。

到了晚间，漠旗方才回来，
二人重逢却如死去活来一般，尝
尽了相思之苦。

婉若与漠旗有千言万语要说，
可身体却无法承受如此之轻。“食
色性也”，巨大的饥饿感开始侵蚀
他们的肌体。婉若只在中午喝了点
咖啡，吃了点西点；而漠旗置身荒
野，从中午到晚间竟滴水未进。

婉若直饿得眼冒金星出现幻
觉：他们两人像两片落叶一样，
被旋风挟裹卷起，越飞越高，越

飞越远……
婉若不知是福是祸，悚然一

惊，猛地坐起身来，倒把漠旗吓
了一跳……

婉若抓起他的左手掌看去
——

漠旗忙问：“婉若，你怎么
了？”

婉若也不言语，只是仔细察
看漠旗左手掌纹的线路，然后，
又与自己的左掌作了对比。令人
奇怪的是，漠旗的左手掌纹也有
一个与婉若相似的亲情线。

漠旗看到婉若神色颇为凝
重，便不再言语。

婉若想起了东方祝说的话：
“你的左手情感线上方有一条亲情
线，左手代表你男朋友，你和你男
朋友不会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吧？”

婉若心想问题有点复杂了，
透过今天所发生的事，婉若冥冥
之中越来越感觉到：人啊，就像
落叶一样，始终无法驾驭生命的
进程与命运的乖离。

婉若禁不住喃喃说道：“是空
穴来风？还是无中生有呢？”

漠旗问：“你在说什么？”
婉若叹口气，说：“没什么，

咱们先吃饭去吧。”
漠旗洗了把脸，看到婉若脸

上还有泪痕，就说：“婉若，你也
洗一下吧。”

婉若有气无力地洗了脸。
二人走出久和客栈，漠旗

说：“咱们说好今天吃辣子鸡的，
找个辣子鸡炒得好的店吧？”

婉若说：“天这么晚了，就近
找个饭店吃吧。”

没走多远，就见一家店铺还
有三五食客，二人也未来得及看
店名，便走了进去。

婉若点了一碗米线，漠旗要
了一大碗滕州大肉手擀面，吃完
还觉得饿，就又吃了菜煎饼。

走出饭店，漠旗看了看夜色

中的古城，灯红景绿，人影憧
憧，颇有秦淮河的韵致，遂说
道：“咱们再转转看看吧。”

婉若说：“我太累了，还是回
去吧。”二人便回到了客栈。

漠旗原本想告诉她自己为何
来晚了，以及所遭遇的事情。可
是看到婉若心事重重的样子，漠
旗就把到了口边的话语咽了下去。

婉若也未洗漱便倒头就睡。
漠旗一身风尘，便洗了个

澡，等他洗好后回来一看，婉若
已经蜷着身子睡着了。

漠旗便在另一张床上睡下
了。一夜无话。

□ 苗秀民

笑风尘

太白吟诗偿酒钱，
踏遍山河赋千篇。
奔雷吐焰惠遐胄，
迄今才俊拜谪仙。

龙泉微芒笔下泣，
唐室近秋歌愈悁。
侯门恩俸索五绝，
樵户炊资兑七言。

慧根缘禀好悟性，
灵壤本应植新念。
普世价值忒叵测，
四海八荒噪妖澜。

蒸蒸世纪二十一，
花花世界焉顾瞻？
芸芸魂魄淫铜臭，
熙熙身计撤书摊。

全球鹰窥图霸业，
航母掀波逞帝胆。

裙带“文凭”俏职场，
光纤网页刮砚田。

吾辈辛劳酬贴费，
繁词不抵投稿款。
纵然文章颇效益，
无名无位薪枉谈。

小子忌羡居士醉，
青莲更慕日月鲜。
从来风尘弗完美，
温饱之余伤遗憾。

B．身高一米八五的漠旗，真心向身高一米七五的婉若检讨了

或许是太过疲惫的原因吧，二
人醒来时，天已大亮。

漠旗拉开窗帘，耀眼的阳光从
窗户上铺展开来，亮得他们二人的
眼睛几乎都难以挣开。

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好天
气应该有个好心情，于是，婉若决
定把心事先放一下，顺其自然吧。
毕竟婉若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她有
基本的判断，说她与漠旗是兄妹关
系，确实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不
过，她回家还是会问问父母的，于
是她便向漠旗要了他父母的名字，
记在随身携带的便签上，笑着对漠
旗说：“我到家抽空问一下，是不是
以前就与你父母认识？”

漠旗一听很高兴，说：“好啊！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婉若听他这样一说，心里暗
笑，却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说：

“有个问题我一直不知道，你的脑
子是进水了呢？还是被驴踢了
啊？”

“好哇！你骂我！”漠旗一把把
她抱了起来，往上举了举，让她与
自己同高，便要吻她，机灵的婉若
便两手擒住他的耳朵，狠劲地捏着
他的耳垂向下拽，说：“你能不能再
长点记性啊？”

“好好好！我改，我长记性，别
再拽了。”漠旗疼得把婉若放了下
来，躬着腰向婉若求饶，现在是身
高一米八五的漠旗，真心向身高一
米七五的婉若检讨了。

婉若松开手，漠旗连忙将她的
双手握住，说：“从今以后，我不再

冒冒失失单独行动，以后出行，一
律成双入对！免得让我心爱的人
担心！”

婉若笑了，说：“这才是句人
话！”

漠旗心里愧疚得很，本该是快
乐游玩的，却因为自己的缘故，把
婉若惹得又牵挂又伤心。现在看
到婉若真心笑了，漠旗这才舒下心
来。

婉若接着又问：“下一步，怎么
行动？”

漠旗说：“咱们到扬州，先去
‘个园’看看。”

婉若说：“你别这样讨好我，我
建议还是按你的原计划，先考察隋
炀帝萧皇后合葬墓地吧，你的学业
要紧，有我陪同不就行了吗！”婉若

在他的笔记本的桌面上早已看了
他写的暑期考察计划。

漠旗感慨万千，说：“知我者，
婉若也！”

婉若长长太息一声，说：“不知
我者，惟漠旗也！”漠旗这个傻瓜，
连刚刚认识的东方祝都知道，婉若
对漠旗的爱有多深！

漠旗听后，急忙把她搂进怀
里，再用双手捧着她的俏脸，仔细
端详，二人相视而笑。

吃完早餐，二人乘B10到了高
铁枣庄站，买了两张到镇江的车
票，等了不到半小时便乘上了高
铁，到了高铁镇江站下车后，又乘
镇江至扬州的汽车，到了扬州。

扬州这座城市，对于漠旗来说
并不陌生，他小时候就多次到过这

里，毕竟从他老家淮安到扬州并不
远。他们在市内找了家宾馆，放下
了行囊，又打“的”直奔位于邗江区
西湖镇司徒村曹庄的隋帝萧后合
葬墓地。这次漠旗吸取教训，要了
司机的联络方式，说明了用车时间
是一整天，谈好了价格，交了定金。

二人一到，傻了眼。原来，这
座被称为“2013年十大考古发现”
之一的珍贵墓地并不对外开放。

婉若看着漠旗，问：“那可怎么
办？”

漠旗说：“别急别急！我先用
这个办法试一试。”

【欲知后事如何？敬请关注下
周《邂逅你的美》系列之九《前途未
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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